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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的南京方言研究

刘　 顺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摘　 要：三十年来南京方言研究中，语音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入声、轻声、儿化和变调上，语音的

基本面貌已经描写出来；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出版了高质量的南京方言词典；语法的研究也已

经起步，在动词重叠、特殊句法格式和个别助词的研究上有了可喜的进展。总体上看，南京方言

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还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今后应该进行系统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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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南京方言是江淮方言区的核心方言之一，其

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江淮

方言的主要特征。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南京方

言同时受到了华北方言和吴方言的影响，加上外

来人口的增加，目前它仍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上个世纪 ２０ 年代，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发表
了《南京音系》［１］，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南京方言的

音系系统。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全国各地进行了一
次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南京方言音系的调查成果

发表在《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２］一书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由于地方志编撰的需要，南
京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都得到了系统描

写，主要成果有南京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的《南京

方言志》［３］、刘丹青主编的《南京方言词典》［４］和

《南京话音档》［５］、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

《江苏省志·方言志》［６］。其后，陆续有学者不断

对南京方言进行研究，２０００ 年以后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 余篇，讨论的问题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及其发
展演变等各个方面。本文拟对三十年来南京方言

研究进行述评，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看法。

二、语音、词汇研究

方言的重大差别体现在语音上，语音研究往

往也会成为方言研究的中心和重心。近三十年来

的南京方言研究也不例外。从研究方法看，南京

方言的语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

语音学视角下的研究，一类是实验语音学及西方

语音学视角下的研究。前者的代表性成果有《南

京方言志》、刘丹青的《〈南京方言词典〉引论》、孙

华先的《南京方言声调的若干问题》［７］和《南京方

言的轻声和入声》［８］、柏莹的《轻声性质探赜———

以南京方言轻声为例》［９］和《轻声音高模式的特

性————以南京方言轻声和入声音变为例》［１０］、

黄进《南京方言儿化合音的演化与语法意义的磨

损》［１１］等。后者的代表性成果有马秋武的《南京

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１２］、宋益丹

的《南京方言中的入声喉塞尾实验研究》［１３］等。

南京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的《南京方言志》是

一部全面描写南京方言系统的专著，它比较详细

地描写了南京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词汇和语法

特点。从语音的描写来看，作者根据南京方言的

内部差异，将其语音分为新派和老派：新派比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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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普通话，不分尖团音，有［ａｎ］和［ɑ］之分；老派
集中在以中华门为中心的城南地区，主要特点是

分尖团音，没有［ａｎ］和［ɑ］之分。该书以老派南
京方言为对象，详细描写了南京方言的 ２１ 个声
母、４２ 个韵母和 ５ 个声调，列出了声韵配合表和
同音字表，对轻声、儿化和连续变调等语音现象进

行了描写，并对新派和老派方音之间的差异进行

了比较。这本方言志是目前能见的对南京方言语

音描写最为全面、详细的一部著作，它勾勒出南京

方言语音的基本面貌，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３］２３２。

其后，刘丹青在《〈南京方言词典〉引论》中也讨论

了南京方言的语音系统。该文也是以城南语音作

为南京方言语音的标准，按年龄差异分为四派：一

为最老派，是城南八十岁以上老者的方言，现在使

用人数很少，但被公认为老南京话的代表。其内

部差别不大，发音用词也较稳定，语音特点跟赵元

任的《南京音系》所说大体一致。二为老派，是五

十五岁到八十岁之间的城南方言，其内部差别较

大，同一个人的发音和用词也不稳定，时新时旧。

三为新派，是二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之间城南人的

方言，跟上述两派差别较大，其内部差别也很大，

城北多数中老年人也接近这一派。四为最新派，

是二十五岁以下城南人的方言，其内部差别不大，

城北中年以下及改说南京话的外来居民也接近这

一派，中小学生基本通行这种口音。有时前两派

用“老南京话”总括，后两派用“新南京话”总括。

作者认为南京话有 ２１ 个声母，４９ 个韵母和 ５ 个
声调，在韵母的数量上与《南京方言志》的描写有

所不同。而且作者还具体描写了新老南京语音的

不同，对南京方言的一些音变现象也进行了阐

释［４］８１ １０２。从总体上看，《〈南京方言词典〉引论》

中描写的南京方言语音系统更符合南京方言语音

的现状。

南京方言有五个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和入声。学者们对阴平、阳平、去声和入声调形看

法基本一致，即阴平为降调，阳平为升调，去声为

平调，入声为促调；上声的调形，究竟是曲折调还

是平调，人们没有取得共识。在单字调的调值上，

学者们也存在着分歧，主要是阳平的调值是 １３ 还
是 ２４，上声的调值究竟是 ２１２、２２ 还是 １１，大家各
执一端。

南京方言是北方方言区中极少数具有入声调

类的方言，对南京方言入声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

注的重点。孙华先认为南京方言的入声特色可以

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一是高。在南京话的五个调

类中，入声的调值最高，这一点是南京话入声自成

一调类的区别性特征。二是短。南京话入声较

短，但也不是非此不可。三是入声字的喉塞韵尾

［?］。现在喉塞韵尾趋无的倾向更加明显。四是
紧。南京话入声字的元音是紧元音，单念时喉头

肌肉和口腔肌肉紧张。目前，尽管南京话稳定存

在着入声这一调类，但其成员趋于减少，说明南京

话正在逐步向普通话靠拢［７］３９。孙华先的研究基

本上揭示了南京方言入声的特色及其演变趋势，

但其研究方法是在传统语音学背景下口说耳辨

的，其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精确化和科学化。宋

益丹在实验语音学背景下对南京方言入声的声学

特征及其演变轨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她以

苏州方言的入声喉塞尾为参照研究南京方言入声

喉塞音的声学特征，发现南京方言的大量入声音

节喉塞尾已经脱落，其中双音节更普遍。喉塞尾

的脱落表现出相当大的随机性，是因词而异、因人

而异、因语境而异的，没有明显的规律。这说明南

京方言的入声处于动态变化中，喉塞尾已经全面

弱化，整体正在向着喉塞尾消失的方向发展。将

南京方言置于汉语方言的大背景下，可以看出，南

京方言整体上正处于由“喉塞尾逐步弱化，音节

时长逐渐变长”的阶段向“喉塞尾完全脱落，时长

上的舒促对立消失，但还保留入声调类，入声调值

不变”的阶段转变的过渡期［１３］１７１。该文的研究精

确地刻画了南京方言入声的声学特征及其演变轨

迹，为进一步认识这一语音现象提供了科学的

数据。

轻声和儿化也是近十年来南京方言语音研究

的热点。孙华先认为，南京话的轻声在韵律特征

方面，有音强较弱、音长较短、音高取决于其所依

附字的声调这三个方面的表现。他特别讨论了

“阳平 ＋轻声”中“轻声”的调值。“轻声化”的具
体表现就是“读如入声”。正因如此，“阳平 ＋轻
声”组合中的轻声字可能会与“入声 ＋轻声”组合
中轻声字出现音位交叉的现象［８］６７。柏莹通过实

验数据分析后提出了与孙华先类似的观点。她认

为南京方言轻声的音高变化，使用与一般连读变

调不同的另一套连读调式，一般连读变调采用后

字不变的“右字调”型调式，轻声连读调式采用后

字皆变的右向延展式。她还描写了南京方言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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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位置，即主要出现在某些后附性位置，如后

缀、后附性虚词、重叠式的后字、一些常用双音节

复合词的后字等。轻声的作用在于辨义、构词或

构形、表明语法性质、表达色彩意义［９］１５７ １５９。柏

莹的文章是近年来讨论南京方言轻声问题比较全

面深入的研究成果。黄进对南京方言儿化现象进

行了详细地讨论。她通过对城南和城北、老派和

新派儿化音的实际调查，详细描写了南京方言儿

化的语音事实，剖析了儿化音发音机理，分析了儿

化音的演变过程，并指出了南京方言儿化音的语

法功能。同时，她还就老派城南方言儿化与老派

城北方言儿化的异同以及与新派南京方言儿化的

区别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描绘出南京方言儿

化的不同分布和基本面貌［１１］２２ ２３。

马秋武在优选论的理论框架内对南京方言两

字组连读变调进行了分析，指出南京方言两字组

连读变调是以调型为主轴的，新老南京方言两字

组连读变调的不同主要在于调域层面。在调域层

面，新老南京方言的相同之处在于均不允许表层

出现高调域的低平调；其不同之处在于不允许出

现低调域的标记性制约条件与保持原有调域的忠

实性制约条件发生交互作用，形成了不同的类型

变化［１２］３２。该文在南京方言语音变调研究上更具

有理论性。

南京方言语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普通

话影响下南京方音语音的变化情况。最重要的研

究成果是鲍明炜的《六十年来南京方音向普通话

靠拢情况考察》。作者考察了自 １９２８ 年赵元任
《南京音系》以来南京话向普通话的靠拢情况，主

要有［ｎ］、［ｌ］的分混，尖团音的分混，［ａ］、［ａｉ］两
韵的开齐问题，撮口韵的有无，ｅ 韵的读法，鼻音
韵尾的读法等问题。与 ２０ 年代的南京话相比，操
南京方言的青少年有些能够区分［ｎ］、［ｌ］，已经
不再分尖团音，［ａ］、［ａｉ］两韵的开齐情况基本上
与普通话相同，有撮口韵的人大大超过无撮口韵

的人。在作者调查的 ４１ 个发音人中，有一半的人
能够区分［ａｎ］和［ɑ］，已经有少数青少年开始能
够区别［ｎ］和［］、［ｉｎ］和［ｉ］。文章认为，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来南京话首先向苏北皖北靠拢，建
国以后向普通话靠拢，其前进的速度建国后比建

国前快［１４］。卢翭从推广普通话的角度讨论了南

京语音向普通话语音过渡的理论依据及阶段特

征，她将南京语音向普通话语音过渡分为初级、中

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声、韵、调系统

脱离南京方言轨道，但仍保留一定方言痕迹，重点

加强声调训练，突出主要的区别性特征音素；在中

级阶级，方音的明显痕迹消失，但音感尚不到位，

应有针对性地解决非系列性错误；在高级阶段，普

通话高度流利，规范而富有美感，要重视高冷僻音

节、冷僻声调及多音音节的训练［１５］。该文对南京

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具有很高的指导作用。

南京方言词汇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南京

方言词典》、《南京方言志》和《江苏省志·方言

志》中。《南京方言词典》是研究南京方言词汇最

全面的著作。该著作共 ４４０ 页，３５． ９ 万字，按南
京方言的韵母、声母、声调为序排列，对南京方言

词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作者在《南京方言词

典》的引论中揭示了南京方言词汇的重要特点是

同义词丰富，南北色彩兼备：同一个意思常有好几

个词可选用，其中有带方言色彩的词，也有来自普

通话的词；日常生活常用的亲属称谓中，南京方言

的词也兼有北方特色和南方特色。在构词方式方

面，最老派儿化词丰富，像北方话；老派以下“子”

尾词用得多，像江淮官话；此外也有不少“头”词

尾和重叠名词，又接近吴语特点。这些词汇上的

特点是跟南京的地理位置和人员流动有着密切的

关系［１６］。《南京方言志》和《江苏省志·方言志》

则根据志书的编辑特点，分类列举了南京方言特

有的方言词汇，大致上能够反映出南京方言词汇

的基本面貌。

三、南京方言语法的研究

与语音、词汇研究相比，南京方言语法的研究

相对薄弱，除了《南京方言志》、《南京方言词典》

和《江苏省志·方言志》等专著对南京方言语法

概貌性的描述之外，单篇研究南京方言语法的文

章还不多。我们检索了中国期刊网 １９８０ 年以来
的文章，发现研究南京方言语法的文章共有 ６ 篇，
它们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南京方言特殊语法的语法

现象，主要有动补结构、疑问句表达形式和特殊虚

词三个方面。

刘顺、潘文通过南京方言的“ＶＶＲ”动补结构
和普通话“ＶＲ”动补结构的比较，对南京方言
“ＶＶＲ”动补结构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点进行了
深入细致研究，发现南京方言中“ＶＶＲ”动补结构
中“Ｖ”是单音节述人可控动词，“ＶＶ”的语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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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动作量的增大，充分体现了数量相似性原则；

“Ｒ”主要是表示积极的结果的形容词，它只指向
“Ｖ”的受事，而不指向“Ｖ”的施事和“Ｖ”本身。
“ＶＶＲ”结构所在的句子只能表示未完成事件，没
有否定形式，“Ｖ”的宾语采用主谓谓语句或把字
句的形式放在“ＶＶＲ”之前。作者认为，句类上它
们都是祈使句，并且认为南京方言“ＶＶＲ”动补结
构形式可能是受吴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１７］。刘

春卉从南京人学习普通话的角度讨论了南京方言

中的“Ｖ 不起来”结构。“Ｖ 不起来”作为动补结
构，是南京否定可能式的表达形式，例如“卖不起

来”的意思是“不能卖”或“卖不成”。作者认为普

通话和南京话中都有“Ｖ 不起来”的表达形式，但
南京话“Ｖ不起来”仅有少数与普通话的“Ｖ 不起
来”表示相同的语法意义，大部分与普通话不同，

其使用范围大大超过普通话。从表达形式上看，

南京话特有的“Ｖ 不起来”没有相应的肯定形式，
其语法意义是“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Ｖ”所表示
的动作不能做或做不成”［１８］。该文初步考察了这

种格式的句法形式和句法意义，但对于“Ｖ”的条
件以及它所出现的句式没有进行研究，对这种格

式产生的原因也没有论及。

刘春卉还在同一篇文章中讨论到南京方言的

疑问格式“阿 ／还 ＶＰ”和普通话疑问句的转换形
式，文章认为“阿 ／还 ＶＰ”问句在普通话中有两种
对应形式，即“ＶＰ 吗？”句式和“ＶＰ 不 ＶＰ？”句
式［１８］。文章没有对这种疑问形式的句法、语义、

语用以及来源进行讨论。吕文蓓研究了南京方言

的选择问句，将南京方言的选择问句分为列项选

择问句和反复问句两种形式。列项选择问句有两

种形式：一种是采用“是……还是……”的形式，

一种采用“Ａ 的 Ｂ 的”的形式。第一种形式与普
通话相同，第二种形式是普通话第一种形式省略

了“是”和“还是”。例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

的？”这句话，南京话是“你说的真的假的？”的说

法。该文认为，列项选择问不是南京方言疑问句

特有的形式，而是普通话渗透南京话的结果。吕

文将反复问句分为四种形式：“ＶＰ 不 ＶＰ”式，
“阿 ／还 ＶＰ”式，小句 ＋ “是不是（行不行、好不
好）”，“阿 ＶＰ不 ＶＰ”式。作者还讨论了南京方言
的疑问词“呢”和“啊”以及各种形式疑问句的疑

问程度［１９］。张薇也讨论了南京方言的反复问句。

她认为南京方言中的反复问句主要有“ＶＰ 不

ＶＰ”、“阿 ＶＰ”和“阿 Ｖ 不 ＶＰ”三种类型，分类数
量上少于吕文，但其描写的语言事实与吕文基本

相同。作者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疑问形式的来源进

行了分析，认为这三种形式并不属于同一个历史

层次，指出“阿 ＶＰ”句型的确是江淮方言乃至北
部吴语固有的句型，但其产生的时间却迟于“ＶＰ
不 ＶＰ”句型由北方传入的时间，这两种反复问句
的形式之间也许并没有太多的关联［２０］。至于“阿

ＶＰ”产生的时间和产生的动因上述作者均未作研
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姚伟嘉从社会语言

学的角度讨论了南京方言中的“ＶＰ 不 ＶＰ”句式
“还 ／阿 ＶＰ ＋啊（啦 ／嗒）”的使用情况，发现南京
人使用的“ＶＰ 不 ＶＰ”式越来越少，“还 ／阿 ＶＰ ＋
啊（啦 ／嗒）”的用法在今天南京人的口语中最为
常见，影响市民选用哪种反复问句式的首要原因

是“目前居住地”。城北居民还有人使用“ＶＰ 不
ＶＰ”句式，城南居民更多地使用“还 ／阿 ＶＰ ＋ 啊
（啦 ／嗒）”句式，而且后一种句式在南京方言中使
用频率较高［２１］。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不是普通话影响的结果，其原因是什么，文章并没

有讨论，这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研究。

刘丹青曾提到，新南京话一般不用“着”而用

“倒”表示持续（如“他拎倒一个包”），并且指出，

“倒”可以表示持续的动作状态或持续的心理行

为，不能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４］１００。常丹丹从

“到”（刘丹青写作“倒”）构成的相关句式入手，

揭示了其涵盖的语法意义，并对其使用条件、适用

的语境等作初步地描写分析。作者认为南京方言

的“到”有四种不同的用法，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

“到”：“到１”相当于普通话的“着”，表持续和存续

意义，紧接在动词、形容词后；“到２”相当于普通

话的“在”，用于地点和时间前；“到３”相当于普通

话的“了”，用于完成体；“到４”相当于普通话的

“到”，表示动作达到目的或有了结果［２２］。常文

对“到”的分化进一步刻画了南京方言中“到”的

语法意义，深化了我们对南京方言中“体”意义的

认识，但是作者只研究了“到”，我们还无法看到

南京方言中“体”的表达系统。

南京方言语法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就目前的

研究现状来看，所触及的面是非常小的，而且研究

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下一步我们应该在词法

和句法方面加强研究。

词法研究应该分词类进行，研究的重点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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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南京方言特有的词法现象上，主要是特有的

动词、副词、介词和助词现象上。动词是携带语法

信息最多的词类之一，南京方言的动词也不例外。

与普通话的动词比较而言，最有特点的是南京方

言的动词重叠。单音节动词可以四次重叠，表示

动作在持续过程中，后面用表示出现新情况的短

语或小句，如“他走走走走不认得路了”。动词带

了补语后还可以重叠，如“扫扫干净、听听清楚、

摆摆正、煮煮烂”等。动词重叠加“的”，由表示动

作转化为表示状态，含有悠闲、随意、轻松、漫不经

心一类的意味，动词前有受事成分，但不能移到后

面作宾语，例如“她在柜台里头生意不做，毛衣打

打的，瓜子磕磕的！”和“大家都急死得了，你还在

这块二郎腿跷跷的。”南京方言动词重叠的条件

及其表示的语法意义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南京方

言的一些副词及用法也很值得研究，如程度副词

中的“蛮、透、死、精、将好、将将好、将将就就”，范

围副词中的“笼统、一正、连到、一塌刮子、夯不郎

当”，时间副词中“头、后头、马即、赶嘛、先头、先

才、才将、将将、弄不弄、一弄、长临了”，情态副词

中的“好、得、该派、特为、亏好、有许”，等等。南

京方言中还有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介词及用法，

如“告、带、给”等，这些介词的用法复杂。“告”表

示的语法意义有多种，如“桌子告我一般高（桌子

跟我一般高）”，“我非要告他争这口气（我非要同

他争这口气）”，“我告你打听一件事（我向你打听

一件事）”，“去告碗拿过来（去把碗拿过来）”等

等。助词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而使用频率极高的

词“给”。普通话中也有这个词，其词性分别是动

词、介词和助词。南京话中的“给”既有与普通话

一致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普通话说

“这个公园不让进”，南京话说成“这个公园不给

进”。这种用法在近代汉语中也有用例，研究这

种用法，能为阐释普通话使役式的来源提供重要

佐证。助词中最有研究价值的还有一个“得”，如

“这个苹果红透得了”。《南京方言词典》认为这

个“得”是结构助词，从其句法位置和语法意义来

看更像是时态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了２”。到

底它的性质是什么，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如果能

证明它是时态助词，就可以为普通话“了１”、

“了２”的分离提供方言证据。

句法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南京方言特有的句

法现象上。如对南京方言的疑问句及其与普通话

疑问句的比较研究，目前尽管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但是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在研究清楚具体疑问

句式的基础上研究南京方言的疑问句系统是非常

重要的。再如南京方言的否定可能式与普通话可

能式的比较也应是一个研究重点。南京方言的否

定可能式使用非常普遍，如“新买的收音机听不

起来”，“他送我的钢笔写不起来”。普通话也有

“Ｖ 不起来”的说法，但受到很多限制，刘春卉谈
及这个问题，却对没能对这类句式的句法、语义和

语用作深入研究。南京方言的双宾语句式跟普通

话也有很多不同。南京方言中表示给予义的双宾

语句，如果两个宾语都比较简短，它们在动词后的

位置可以互换，如“你给他一支笔”和“你给一支

笔他”、“送他两张票”和“送两张票他”、“退小张

十块钱”和“退十块钱小张”都可以说。若宾语比

较长，则常在指物宾语后用“给”引出指人宾语，

放在指物宾语之后，如“他给了一半家产给两个

儿子”。这些用法都是普通话中所没有的，值得

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四、结语

三十年来，南京方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两部方言志书描写了南京方言的基本面貌，一部

方言词典对南京方言词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二

十余篇论文研究了南京方言特有的语音和语法现

象。这些著作既有共时的语言描写，也有历时的

演变研究，还有社会学的讨论；研究方法也由传统

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方向发展。就语言三要素来

看，语音、词汇研究相对较充分，语法的研究显得

较为单薄。然而，尽管学者们取得了一些成果，但

整体上看，南京方言研究还非常薄弱，也不成系

统，这与南京方言作为江淮方言区核心方言的地

位极不匹配。今后应该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

开展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共时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历时发展研究和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以

期对南京方言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大南京方言演变的研

究。自从鲍明炜先生考察了上个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南京方言语音向普通话的靠拢情况之后，
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而这三十年是我国社会飞速

发展的三十年，南京市的人口结构、行政区划等发

生了重大变化，普通话、吴方言、外来语对南京方

言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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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话和新派南京话，新老派南京话之间的差异

及形成原因至今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因

此，这些都是今后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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